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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兩性平等的教育環境與資源是我國近年來著力的重要教育政策之一。

行政院主計處（2003）的全球兩性教育概況分析報告指出，「就中、高等教育女

性學生比率觀察，…歐美國家女性多高於男性；而亞洲國家如日本及南韓則男性

高於女性，其中南韓高教女性學生比率僅占 37%。我國兩性高等教育情形較接近

歐美國家趨勢，以女性學生比率及在學率較高，顯示我國兩性之教育機會平等」。

而且「我國每千女性人口高教學生數 55.8 人，較男性之 52.5 人，多 3.3 人」，據

此，該分析結論，「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觀念逐漸淡薄，女性受高等教

育已甚普遍。 
然而，在沾沾自喜於我國兩性平等的高等教育指標優於亞洲其他國家之

餘，我們仍然應該深思打造兩性平等的教育環境的使命已經達成了嗎？依據教育

部（2009a）性別統計指標的分析發現在 97 學年度我國不論在平均受教育年數（男

性：16.1；女性：16.1）或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就學性別百分比（幼稚園男生：52.4
％，女生：47.6％；大學男生：51.0％，女生：49％）都相當平均，且從 2002
到 2008 學年的分析大致都穩定呈現這樣的模式。表面上看起來這幾年仍穩定呈

現兩性平等的高等教育現況。然而，我們進一步從兩個方向分析卻發現表象未必

等於真相。首先，從大學三大類（人文、社會與科技）科系性別比率來看，近十

年來科技類始終是以男性居優勢，從 1998 年的男性 66.0%、女性 34%到 2008 年

的男性 68.4%、女性 31.6%。現階段顯然仍然無法突破「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

區隔。此外，姑且不論科系類別分析，雖然大學就學性別比率看起來相當平等，

但是從碩博士的就學性別比率來看，整個趨勢就不這麼樂觀了。2008 學年度的

就學性別比率在碩士班為男性 58.3%，女性 41.7%到博士班的男性 72.1%，女性

27.9%。這樣的性別差異或許與為了因應全球潮流，我國研究所理工科招生的人

數逐年大幅提昇有關，同時也顯現了「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區隔影響。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男性享受到更多的深造機會與教育資

源。面對這樣「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區隔現象，社會文化常以「女性天生缺乏

理工細胞」的說明來合理化（賴友梅，2003）。然而，在我們無法自外於全球的

科技化趨勢的潮流下，這種性別區隔現象若繼續存在，女性的就業機會將相對受

到了相當不公平限制。教育部的一份分析報告甚至指出，台灣「科學」類畢業女

性有逐年下降趨勢，在 2006 年佔 38.89％，相較於 2000 年下降 10.54％（教育部，

2009b）。因此，打破「男理工女人文」的現況應該是現階段打造兩性平等教育資

源與環境的重要目標之一。 
隨著腦科學的進展，許多研究的確已經發現在大腦的運作上有性別差異的存

在。但是此類結果並不能作為「性別差異是先天，存在於基因上」的推論依據。

因為上述研究多採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或正子斷層掃瞄的腦造影技術進行，而該等

技術極少對新生兒進行。因此研究的發現頂多只能說是先天與環境共同塑造出來

的結果。以本研究關切的學科性別差異而言，假設先天上「女性天生缺乏理工細

胞」，再加上我們的文化又相當盛行「男理工女人文」的觀點，那麼我們應該可

以看到性別差異的強化效果，也就是在幼兒時期就可以發現這樣的性別差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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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且這個差異會隨著社會的薰陶而逐漸拉大，展現環境的影響力。然而以理

工科目的根基—數學及自然科成就資料來看，卻得到完全不同的樣態。根據國際

數學與自然科學習趨勢（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2003 的報告，四年級到八年級的學童在得分上幾乎沒有性

別差異存在（Gonzales, et. al., 2004，引自 Lachance, & Mazzocco, 2006），台灣學

童在 TIMSS 1999 與 2003 的表現上也看到八年級學生在數學與自然科得分上並

沒有性別差異（吳琪玉，2005）。除了 TIMSS 的報告外，國內的研究也發現，國

中、小學學生在科學問題解決能力（李震甌，2002）、設計實驗能力（歐雅萍，

2002）及操縱變因能力（江怡瑱，2006）上均無性別差異存在。由上述文獻整理，

我們不難發現學科能力上「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差異在國中、小學上並沒有出

現，有些研究甚至得到與預期相反的數學能力女童優於男童的反向差異存在

（Marshall & Smith, 1987）。數學成就上男性優於女性的性別差異要到中學時期之

後才逐漸產生（Hyde, Fennema, & Lamon, 1999）。由此可見後天環境在學科能力

的性別差異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中、小學兒童雖然在數理科的能力表現上並沒有穩定的性別差異存在，然

而在學習的興趣、動機與態度上卻已經顯現出差異存在。例如，在台灣的研究發

現：對三年級到六年級學生而言，男生對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的自我概念高

於女生（葉雅雯，2007）。對於自然科的學習焦慮上，從四年級到九年級均顯現

出女生高於男生的差異（邱正雄，2006；何東興，2006）；在自我效能上則得到

男生高於女生的顯著差異（邱正雄，2006；葉淑瑜，2003）；男生顯現出較高的

數理科學習動機與興趣，表現出較正向積極的態度 ，也較有自信，投入科學工

作的意願也較高（簡怡嵐，2004；陳麗妃，2006；蕭培以，2006）。 

上述的文獻整理浮現出一個有趣的樣貌：對國中、小學學生而言，對數理

科的態度、興趣與自信的性別差異早於學科表現或成績的性別差異。也就是說，

學童對數理科的興趣，學習動機與自信不是透過真實的學科表現的回饋而產生

的。陳麗妃（2006）針對 TIMSS 2003 國小四年級學生的七國比較發現，整體而

言，男生的科學興趣、自信與科學成就皆優於女生；東方國家小四學生科學興趣、

科學自信顯著低於西方國家的學生，但科學成就卻顯著優於西方國家的學生。

PISA2006 的結果也顯示我國數學和科學成就雖高，卻不具高正向態度的現象(康
紀漢，2008)。。葉淑瑜（2003）針對國中生的調查研究發現，雖然男女生都被

認為可能學好理化，但前者被歸因為對理化的興趣及能力，後者則被歸因為認真

及易受到鼓勵等因素所致。 

由此可見，倘若整個社會所建構的是「男理工女人文」的學科性別刻板印

象的氛圍，對於女學生在科學興趣、自信與學習動機的培養上是相當不利的。既

使同樣優異表現，兩性看待成績歸因的方式也有所差異。女性一旦存在學科性別

刻板印象，就不容易對自己的成功歸因於能力和興趣，卻會將失敗歸咎於自己的

能力差，更相信性別刻板印象的存在（Burkley & Blanton, 2007）。據此可以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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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在學習態度上容易採取逃避的態度，一旦面對數理測驗就可能不自覺的產生

焦慮與失敗預期，而損害其測驗表現，又回頭驗證自己能力差的想法。如此週而

復始，當然也就會造成其對科學學科興趣與自信心的低落，進而逐漸形成日後女

學生在科學能力上的整體落後。 

刻板印象態度影響成就表現的觀點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已經受到相當的關

注，而且研究發現這個效果的產生是相當快速，可以在實驗室中立即展現的。這

個現象被稱為刻板印象威脅效果（stereotype threat effect），它指的是個體在面對

會引發與其能力有關的負向刻板印象的測驗情境時，其測驗表現會下降。除了種

族刻板印象（及歧視）之外，過去文獻在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研究探討最多的就

是女性數學表現容易受到學科刻板印象威脅而下降（Steel & Aronson, 1995；
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以 Spencer 等人（1999）實驗二為例說明典型的

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研究方法。他們對大學生進行類似 GRE 的兩個數學測驗 A 及

B，並告知受試者其中一個測驗（A 或 B）經研究可測出性別差異，另一個測驗

（B 或 A）則無性別差異。結果發現在被告知性別無差異的測驗上女生和男生表

現的一樣好，可是當被告知測驗可測出性別差異時，女生的表現就顯著的低於男

生的表現。據此，本研究認為學生的性別學科刻板印象與學科表現的關連性可能

存在「刻板印象發展在先，進而影響其學科表現在後」之歷程。 

內隱刻板印象及其測量 

近年來，態度的相關研究將態度分離為內隱與外顯兩類，對其運作機制及

影響因素的差異亦多所探討。內隱的刻板印象或偏見是透過社會化機制（如父

母、同儕及媒體）的浸淫而發展出來的（Sinclair, Dunn, & Lowery, 2005）。因此，

內隱態度往往是透過無意識歷程建構出來的，可以直接影響個體的情感與行為而

未必需要經由認知層面的覺察。在探討改變種族偏見的訓練課程效果時，相關研

究發現種族的外顯測量與認知歷程有較高的關連性，內隱測量則與情感歷程有關

（Rudman, Ashmore, & Gary, 2001）。前文曾論述，刻板印象威脅對個體的影響層

面甚廣，而這些層面大多源自於威脅產生的焦慮而來。因此，內隱態度的測量在

探討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時更顯其重要性。 

Keifer 與 Sekaquaptewa（2007a）探討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內隱性別認

同及內隱數學認同對於大學女生在高、低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下的數學表現之影

響。結果發現三個內隱測量中，只有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調節刻板印象威脅效

果。對於高內隱偏見的女生而言，不論情境線索是否強調刻板印象威脅在數學測

驗都表現較差，而低內隱偏見的女生，則比較受情境影響，在低情境威脅組的表

現顯著高於其他三組。在另一個研究中，Keifer 與 Sekaquaptewa（2007b）以大

學修習微積分的女學生為研究對象，檢驗性別認同與內隱、外顯性別刻板印象對

其期末測驗及未來追求數學相關職業意願的影響。該研究結果發現內隱刻板印

象，而非外顯刻板印象，與性別認同有交互作用的影響。低性別認同且低內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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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的女學生在期末測驗表現最好；高性別認同且高內隱刻板印象的女生最沒

有意願追尋與數學相關的職業。由此可見，內隱測量有時比外顯測量更具預測

力。而且，內隱偏見也比較容易受到情境改變或指導語等促發因素產生改變

（Dasgupta & Asgari, 2004；Dasgupta & Greenwald, 2001），在教育應用中頗為重

要。 

近二十年來，對於個體自身所沒有察覺的認知自動式激發，但是卻仍能夠

充分的影響其情緒感受及行為的歷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掌握，並且也發展出不少

測量的方法。內隱聯結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簡稱 IAT）就是其中一個

具體的例子。Greenwald 及其同僚（Greenwald, McGhee, & Schwartz, 1998；
Greenwald & Nosek, 2001）假設，在認知表徵系統中倘若兩個概念之間有高聯結

關係，那麼如果作業安排使得此兩概念共有相同的反應，將會比兩個低聯結的概

念作相同反應來得容易。IAT 就是以此一假設為基本理念所設計出的實驗程序。

他們認為 IAT 提供了一個以測量概念之間的聯結強度來間接測量態度或信念之

方法。 

IAT 最大的優點在於施測容易而且其效果量（effect size）相當大（Nosek, 
Banaji, & Greenwald, 2002a），適合作為個別差異的測量工具。因此，IAT 技術也

被用在數學的性別偏見研究上。Nosek, Banaji 與 Greenwald（2002b）以 IAT 分

別測量大學生對內隱學科態度（對數學或語文與正負向詞的連結）、內隱學科認

同（我或非我與數學或語文的連結）、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男性或女性與數

學或語文的連結）以及性別認同（我或非我與正負向詞的連結），同時也相應地

進行外顯測量。結果發現內隱刻板印象與性別的交互作用相當一致且強韌地預測

內隱學科態度、內隱學科認同、外顯學科態度、外顯學科認同以及 SAT 成績。

男性的內隱學科刻板印象與上述五變項成穩定正相關，女性則呈負相關。然而外

顯學科刻板印象對上述五變項均不具任何預測效果。 

研究目的 

綜合以上整理，筆者認為最有趣而且重要的現象來自於，如果中小學生的

數理成就表現實際上並沒有穩定的性別差異，然而自我效能感卻表現出明顯的差

異。在面對刻板印象威脅情境時，因為這樣的效能感差異極可能使得受試者對自

己的表現產生焦慮，並耗費認知資源使得其工作記憶容量減低，進而損害其測驗

成績。究竟，這個效能感的差異是從哪裡來的呢？倘若客觀上並沒有差異，那麼

差異很可能就來自於個體對於自身表現的主觀解釋方式了。從過去的研究來看，

學生對於男女生表現的歸因方式確實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男生的表現傾向於被

解釋為能力的象徵，而女生的優秀表現則是努力造成的葉淑瑜（2003）。換言之，

女生被認為缺乏真正的能力，因而需要更多的努力來補足這個缺失。 

但是，歸因型態的解釋並不足以成為一個完整的解釋，因為歸因也僅是一

種行為表現。個體必須先在認知上形成某種認知型態或對世界的預設才會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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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事件提取不同的線索來進行解釋。換言之，歸因是由外在的事件作為線索

來引發個體認知系統中某些預設的知識系統，並依據這些被激發的知識來理解與

知覺外在事件。那麼問題就又回到，究竟這個內在的機制為何？倘若客觀的表現

並沒有差異，並且女性受試者也在瞭解這個客觀事實下，還是覺得自己能力不

足，自我效能不足，那麼這表示女性受試者很可能在一個她們自己都不充分覺知

的狀態下，對於自己的科學學科能力缺乏信心，並且足以影響其情緒與動機狀

態，而這種不被覺知的負向自我概念的發展過程究竟如何？在學齡的哪一個階段

逐漸的出現，然後被定型，最後形成一個相當鞏固的認知？此一歷程在過去的研

究中並沒有被認真的討論，也正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利用內隱連結測驗來測量國小到國中生的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

並探討其對數學能力的影響。首先，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適用於學童的 IAT 版

本，並確認其效度。實驗一擬仿照 Nosek, Banaji 與 Greenwald（2002b）的研究

測量方式，測量七年級學生對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男性或女性與數學或語文

的連結），同時也相應地進行外顯測量。並觀察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對其他測

量指標的預測力。實驗二則以實驗一的成果為依據，建立紙筆版的 IAT，並以五、

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發展趨勢及其對成就表

現的影響。 

實驗一 

雖然過去研究已經在高中學生發現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效果（陳奕成，

2006；Keller, 2007），可是我們並不確定高中生的測量方式是否適用於小學中高

年級生，故本實驗以年齡層較高的七年級（國中一年級）學生做為研究對象，以

確立 IAT 可以作為測量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有效工具。 

研究方法 

實驗參與者。本實驗採用桃園縣某國民中學七年級三個班級學生計 78 名，

其中男生 45 名，女生 33 名。 

研究材料。在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 IAT 內隱測量部分，本實驗材料參考

Kiefer & Sekaquaptewa (2007a)以及陳奕成（2006）所使用的研究材料並考量國中

學生熟悉的學科專有名詞加以選擇而得。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 IAT 中的目標概

念中男性類別使用男性稱謂，如：哥哥，弟弟，學長，學弟，男同學；女性類別

使用女性稱謂，如姊姊，妹妹，學姊，學妹，女同學）；特徵概念學科類別中的

數學科，如幾何，算式，平方根，函數，不等式；語文科，如：古文，小說，散

文，文法，作文。 

外顯測量部分，本實驗使用一般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學科刻板印象兩種測

量。其中外顯一般性別刻板印象採用語意區辨（semantic differentiation）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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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該測量在七點評量的兩端分別放對男性及女性的刻板印象特質（如堅硬／

柔軟），請實驗參與者針對該特質配對圈選出一個他覺得最能描述男性（或女性）

的數量。此語意區辨測量共有五題，其特質配對分別為堅硬／柔軟、軟弱／強壯、

強勢／順從、嚴厲／仁慈與卑微／尊貴。外顯性別學科刻板印象測量則請實驗參

與者判斷，平均而言，男女生分別在國文、史地、數學以及理化的能力如何，並

進行七點量表的評量，圈選數字越大表示能力越強。 

在預測效標方面，現有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多以其數學測驗表現為依變

項。本實驗除了以其學科成績為效標之外，還使用同餘數測驗，自行編製一個

64 題的數學測驗，該測驗依照難度可區分成四類，包括：不借位不整除（如，(47-32)
÷6）、不借位整除（如，(98-42)÷4）、借位不整除（如，(67-29)÷3）以及借位整除

（如，(47-19)÷4）。此測驗採電腦施測，可以同時記錄其反應時間與正確率。 

研究結果與討論 

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本實驗分別參照 Greenwald 等人（1998）以第五階

段與第三階段的平均反應對數轉換之差異（以 IAT_log 表示）以及 Greenwald、
Nosek 與 Banaji（2003）所建議之 D 值作為 IAT 效應指標。結果發現對七年級學

生而言，不論男女生都能夠在 IAT 測量得到顯著的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唯其

中男生的 IAT_log 指標僅達臨界顯著），而且兩指標都穩定發現女生顯著高於男

生，如表一所示。 

表一：實驗一男女生之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 IAT 指標 

 男生(n=39) 女生(n=33) t-test 

D 值 .16* .55*** -3.71*** 

IAT_log .03+ .09*** -2.88** 

 

外顯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學科刻板印象。本實驗將實驗參與者針對男語

文、女數學的評量進行反向計分後，一併與男數學、女語文的評量計算其總平

均分數作為外顯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指標，結果發現男女生的平均評量分別為

4.13 與 4.37，兩者未達顯著差異。而在一般的性別刻板印象部分則沒有整體的

性別差異，僅得到男生對於男性刻板印象（堅硬，強壯等）評量顯著高於女生，

分別為 5.17 與 4.70，t(70)=2.31, p<.05。 

數學焦慮、學科成績及同餘數測驗。本實驗發現不論在數學焦慮或學科成

績及同餘數測驗上均無性別差異存在，僅在同餘數測驗中的借位／整除這類較

難的題目上得到男生優於女生的臨界顯著結果。 

本實驗進一步發現，內隱學科刻板印象與外顯測量間相關並不顯著，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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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數學焦慮、學科成績及同餘數測驗的相關也均未達顯著。但有趣的是 IAT 以

反應時間為依據進行指標計算，若計算個體的平均反應時間卻發現它可以非常

穩定的預測男女生在各學科表現（相關值介於-.32~-.58 之間），IAT 的反應正確

率也可以非常穩定的預測男女生在各學科表現（相關值介於.40~.69 之間）。作

者認為此結果意涵，對七年級學生而言，學科表現相當受到其認真與否的影響。

一個認真敬業的學生，在面對 IAT 作業時，也以同樣的心態面對，故其反應時

間快，正確率高。同樣的態度面對課業，自然也就容易得到比較好的成就表現。

相對而言，各科學期成績可能也就未必是能真正顯現其學科成就的指標。 

實驗二 

實驗一確認 IAT 可以作為測量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適當工具後，實驗

二進一步以該測驗在年齡層更低的小學五、六年級學童進行測量，並觀察其對

相關學科成就的影響。 

研究方法 

實驗參與者。本實驗採用台北市某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各三個班級，計 251
名學生。經刪除不合作或誤解指導語的同學 12 名，最後合計男生 132 名，女生

107 名為實驗參與者。 

研究材料。實驗一確認使用 IAT 可以在七年級學生穩定測量到內隱性別學

科刻板印象。本實驗為探討小學五、六年級學童的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發展

情況，故將 IAT 改以紙本方式施測，同時也對材料稍加修改成小學熟悉的語文

及數學名詞。特徵概念學科類別中的數學類使用的詞包括正方形、小數、長度、

除法、算式；語文類則為唐詩、作文、成語、注音、童話書。外顯測量及預測

效標部分則與實驗一相同，唯同餘數測驗亦改成紙本，並刪修成 28 題版本進行。 

研究結果與討論 

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在資料分析前，本實驗先剔除 IAT 的第三、四、

六、七階段答對率低於 0.2 的受測者資料，計刪除男生 2 名，女生 1 名。本實驗

採用紙本 IAT 進行，故在指標計算上也做了相對應的調整。電腦 IAT 的算則以

反應時間為指標，比較不和諧階段（第 6，7 階段）與和諧階段（第 3，4 階段）

的速度差異。由於紙本 IAT 並不是記錄每一個嘗試的反應時間，而是改採在每

一個階段均限定受測者在 15 秒內作答，故本實驗改以答對題數作為反應速度的

指標。本實驗進一步仿照 Greenwald、Nosek 與 Banaji（2003）所建議之 D 值計

算理念並考量受測者為追求速度而可能造成的犯錯因素，將 IAT 指標界定為

（（34 階段答對數—34 該階段答錯數）—（67 階段答對數—67 該階段答錯數）)
／3467 階段答題數。 

結果發現對五、六年級學生而言，僅有女生在 IAT 測量到顯著的內隱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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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刻板印象，兩個年級的男生則都未得到顯著大於零的 IAT 效果，而且各年

級均穩定發現 IAT 指標女生顯著高於男生，如表二所示。 

表二：實驗二各年級男女生之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 IAT 指標 

 男生 女生 t-test 

五年級 IAT -2.92 (n=45) 13.98**(n=45)  -3.9**  

六年級 IAT 2.54 (n=56) 24.55**(n=36)  -4.22**  

 

外顯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學科刻板印象。本實驗採用實驗一相同的方式計

算外顯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指標，結果發現男女生的平均評量在五年級分別為

4.10 與 4.46；在六年級分別為 4.01 與 4.35，兩年齡層的性別差異均達顯著差異，

檢定值分別為 t(89)=-2.48，p<.05 與 t(95)=-3.48，p<.01。而在一般的性別刻板印

象部分則得到男生對於男性刻板印象（堅硬，強壯等）高於女生的現象，在五

年級分別為 4.68 與 4.43；在六年級分別為 4.55 與 4.16，但此差異僅在六年級達

到顯著水準，檢定值分別為 t(89)=1.58 與 t(95)=2.36，p<.05。 

數學焦慮、學科成績及同餘數測驗。本實驗發現不論在數學焦慮或學科成

績及同餘數測驗的表現大致均無性別差異存在，僅在五年級的同餘數測驗中的

不借位／不整除這類較容易的題目上得到女生優於男生的顯著差異，

t(87)=-2.48，p<.05；六年級的數學課堂焦慮得分有女生高於男生的顯著差異，

t(89)=-2.03，p<.05； 

本實驗進一步發現內隱學科刻板印象與外顯測量間相關並不顯著，且外顯

測量對於數學焦慮、學科成績的相關也大致未達顯著，僅在五年級男生的外顯

性別學科刻板印象可以預測其自然成績，相關為.39。但有趣的是內隱學科刻板

印象則可以穩定的預測女生在同餘數測驗中「整除／借位」這類較難題目的表

現，其相關值在五六年級分別為-.34 及-.35；內隱學科刻板印象也可以預測六年

級男生的數學成績，相關值為.28。上述結果顯示女生在五年級開始內隱的性別

學科刻板印象的強弱雖然並不影響其在校的學科表現，但碰到不熟悉的同餘數

測驗的難題時就產生其影響力，內隱刻板印象越強表現越差；而這類的影響在

六年級男生的學科表現卻展現出相反方向的正面影響力。 

綜合討論 
本研究透過兩個實驗探討內隱及外顯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發展趨勢及其

對學科成就表現的影響。實驗一先以七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確認傳統電腦版的

IAT 可以作為測量學童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測量工具，實驗結果支持，對

七年級學生而言，IAT 可以作為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測量工具。在確認 IAT
測量工具的適用性後，實驗二以本研究真正感興趣的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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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並考量施測便利性改採紙本 IAT 進行實驗。實驗結果發現在五六年級女生

都可得到顯著的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且此刻板印象可以預測同餘數測驗的

難題表現。亦即對女生而言，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越強在數學難題的表現上

就越差。相對的，整體而言，五、六年級男生則尚未發展出穩定的內隱性別學

科刻板印象，要到七年級才能穩定測得其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不過六年級

男生的 IAT 強度可以預測其數學成績。 
在外顯刻板印象部分，本研究發現從五年級開始兒童就已經產生性別偏

見，且通常男生的性別偏見高於女生；不過在領域特定的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

測量上則僅發現五到七年級的女生都已經穩定的產生「男數學女語文」的性別

偏見，男生就比較沒有此明顯的偏見，甚至對小學高年級的男生而言是偏向性

別認同的，也就是認為男生數學語文都比女生好。此外顯的性別學科刻板印象

僅在七年級男生發現其對同餘數難題的表現可以正向預測難題表現。 
綜合而言，本研究發現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發展有女生早於男生，而且在

同年齡層女生高於男生的現象。此結果與過去在 IAT 測量到女生的「女家庭男

事業」內隱刻板印象高於男生的研究（Nosek, Banaji, & Greenwald, 2002a）所發

現的型態相雷同。而且本研究發現對女生而言，儘管在檯面上的數學成績並沒

有表現的較差，但此內隱的刻板印象在發展時就已經能夠影響其不熟悉的數學

測驗的難題表現上。呼應本文序論所述，在教育主管機構自詡於各項教育指標

的性別差異逐年下降甚至消弭之時，我們卻不容忽略整個社會文化所瀰漫的「男

理工女人文」的學科刻板印象對於學生的生涯發展影響是很深遠的，而且其影

響力甚至早在內隱的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發展之初。亦即在小學五年級的女學童

身上，就可以發現到此內隱刻板印象影響其困難數學題目的表現。由於這些學

童也在同樣階段發展出外顯的性別學科刻板印象，本研究推測他們在面對困難

的題目時就可能更容易因為「女生的數理就是比較差」的心態而採取放棄面對

挑戰的心理。這樣的惡性循環雖然未見於對中小學數學成就的表現上，卻充分

表現在高等教育中女性在科學領域低於男性的渠漏（leaky pipeline）現象

（Blickenstaff, 2005）。本研究結果應可對教育主管當局提供建言，消弭學科性

別差異的政策的推行焦點恐怕不在高中大學，而是在小學階段就應該要落實

了。如同教育部（2008）針對 TIMSS 2007 研究報告之結果指出「雖然我國學生

數學、科學學習成就表現不錯，但在正向態度及學習信心方面的表現還有努力

空間。」如何在小學階段提升學童（尤其是女學童）對於數學及科學的正向態

度與學習信心應是教育當局與第一線教師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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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雖已經有初步的成果，不過本研究以五到七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在五年級的女生就已經發展出穩定的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未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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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齡層上更加擴充，以一探內隱性別學科刻板印象的發展全貌。此外，本研究

也發現學科成績似乎並不是學習成就的最佳指標，本研究所使用的同餘數測驗雖

然在部分指標上可以展現對其預測力，不過不同年齡層的最佳成就指標也許也會

有所差異，這應該也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